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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前 芍 药 忆 慈 颜
柴 进

奶奶病重那年， 窗外的芍药开得
格外盛。 碗口大的花朵织成锦绣， 粉
瓣镶着金蕊， 在五月的风里颤巍巍地
晃， 像极了奶奶绣架上未完工的百子
千孙被面。 她倚着床头轻声说: “芍药
最知时节， 开得再艳， 也赶着给人间
添福气呢。”

老宅院角的芍药丛 ， 是奶奶亲
手栽的 。 西北黄土旱得裂口 ， 她却
偏要种这花中宰相 。 “芍药根扎得
深 ， 耐旱 !” 她拎着陶罐一趟趟浇井
水， 硬是在砂石地里养出一片霞云 。
春寒料峭时 ， 绛紫色的嫩芽顶破冻
土， 不出半月便蹿得齐膝高。 待到立
夏， 层层叠叠的花苞次第绽开， 引得
蜂蝶 终日流连 。 邻家婶子常打趣 :
“你家芍药开得比新媳妇还体面 ! 奶
奶便笑着剪几枝赠人 : “花开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

芍药性子烈 ， 奶奶总这么说 。
有一年暴雨突至 ， 碗莲残了 ， 月季
折了 ， 唯独芍药梗子挺得笔直 ， 第

二日照旧擎着水淋淋的花冠 。 奶奶
指着花教我 : “瞧这骨气 ! 雨水越砸 ，
根越往硬土里钻 。” 那时我尚不懂 ，
直到后来见她白天教书 ， 夜里纳鞋
底换粮 ， 却从未让院角的芍药缺过
一瓢水。

花开最盛时 ， 奶奶会采些晒干 。
沸水冲泡 ， 绛红汤色渐渐晕开 ， 她
说是活血养颜的宝贝 。 我嫌苦不肯
喝 ， 她便往茶里添一勺槐蜜 : “良药
甜 口 ， 忠 言 顺 耳 ， 做 人 也 是 一 个
理 。” 有一回我因琐事与挚友争执 ，
赌气撕了对方送的画册 。 奶奶默默
煮了芍药茶 ， 将粘好的画页压在茶
盏下 : “芍药又叫将离草 ， 古人送别
时赠它 ， 盼的是情谊不绝 。 你这一
撕， 撕的是自己的心胸 。” 那夜我攥
着修复的画册 ， 嗅见窗缝漏进的芍
药香， 忽然懂了何为克己复礼。

最难忘的是奶奶做的芍药酱 。
摘下未谢的花朵 ， 洗净晾去露水 ，
一层花瓣一层冰糖码在陶瓮里 。 封

坛前 ， 她总要多撒一把枸杞 : “红配
粉， 看着欢喜 。” 三个月后启封 ， 琥
珀色的蜜浆裹着花瓣 ， 舀一勺兑水 ，
甜里渗着微酸 。 那年我考上大学 ，
离家前夜 ， 奶奶往行囊塞了两罐芍
药酱 : “遇事不顺时 ， 喝一口家乡的
甜。” 在外省求学的寒冬 ， 我靠着这
抹温润的滋味 ， 熬过了无数思乡的
夜。

岁月流转 ， 去年老宅拆迁 ， 奶
奶也离开了我们 。 推土机逼近时 ，
我疯了一般冲进院子刨芍药根 。 手
指被砂石磨出血 ， 终于挖出几截拇
指粗的根茎———暗褐色外皮裹着雪
白的芯 ， 掰开有清苦的汁液渗出 。
如今这些根茎栽种在城郊的小院里 ，
年年暮春， 新芽仍倔强地破土。

去岁端午 ， 旧邻吴婶登门 ， 带
来自制的芍药糕 。 糯米粉裹着糖渍
花瓣 ， 蒸熟了透出淡淡的粉 。 咬一
口， 竟是奶奶当年的滋味。 吴婶抹着
眼角 : “你奶奶从前总说 ， 芍药看着

富贵 ， 骨子里却最讲义气 。 根连着
根， 花映着花， 活脱脱像咱们这些老
邻居。”

前日回乡 ， 见村口新立了芍药
节招牌 。 千亩花田铺到天边 ， 游客
举着丝巾在花丛拍照 。 妹妹兴奋地
钻进去 ， 发梢沾了花粉 ， 跑回来时
举着一朵重瓣芍药 : “姐姐 ， 这花像
公主的裙子 !”

我轻轻拂去她额角的汗珠 ， 突
然想起奶奶当年的话 : “芍药不攀高
枝 ， 自己活成一片景 。 做人也该如
此 ， 华 贵 不 失 风 骨 ， 艳 丽 不 忘 本
心。” 归途细雨迷蒙 ， 车窗上水痕纵
横。 妹妹忽然指着远处惊呼 : “快看 !
彩虹落在芍药田里了 ! 我转头望去 ，
夕阳正穿透云层 ， 将花海染成金红 。
恍惚间 ， 似又见奶奶立在旧院中 ，
一袭蓝布衫衬着满庭芳华。

原来有些花从未凋零 。 它们把
根扎进岁月深处 ， 开着开着 ， 便成
了人间不灭的灯盏。

做有边界感的父母
子 安

初春的清晨 ， 我在院子里种下几株牵牛花的
幼苗。 隔壁陈姨探过篱笆提醒：“得搭架子啦，不然
藤蔓四处乱爬。” 我望着泥土里蜷缩的嫩芽， 却故
意将竹架支得疏朗些：“总要留些缝隙，它们才知道
往哪里舒展。” 晨露在叶片上碎成星星， 像极了女
儿熟睡时睫毛上沾着的泪光。

去年深秋 ， 我在女儿的床头柜发现了一把铜
质小锁。 十五岁的姑娘开始整理旧物 ， 将褪色的
布偶熊收进阁楼的樟木箱 ， 却在日记本外挂上了
崭新的锁链。 我端着切好的水果站在门外 ， 听见
锁扣闭合时 “咔嗒 ” 的声响 ， 恍然想起她五岁时
藏糖果的铁皮盒———那时我总能精准地从衣柜深
处翻出沾着糖霜的盒子 ， 而她鼓着腮帮跺脚的模
样， 像极了炸毛的雏鸟。

周末的钢琴课前， 她将蓬松的刘海别到耳后：
“妈妈， 这学期想换大提琴。” 琴行玻璃橱窗前晃
动着无数乐器的影子 ， 她贴着玻璃的手指在低音
区的位置反复描摹 。 我望着宣传册上 “艺考速成
班” 的烫金字体 ， 最终签下的却是少年宫大提琴
体验课的报名表 。 某个黄昏归家 ， 远远望见梧桐
树下抱着琴盒的少女， 斜阳将她的影子拉得细长，
琴弓与琴弦摩擦出青涩的颤音 ， 恍如幼蝉初次振
动羽翼。

梅雨季来得猝不及防 。 期中考试后的傍晚 ，
她赤脚蜷在飘窗前发呆 ， 数学卷角的红叉像飘落
的石榴花瓣。 我沏了陈皮老白茶推门进去 ， 热雾
氤氲间瞥见她迅速抹眼睛的动作 。 “院子的百合
花开得正好，” 我把茶盏放在藤编小几上， “要帮
妈妈换陶盆吗？” 雨珠顺着玻璃蜿蜒成溪流， 我们
蹲在院子里松土 ， 她沾着泥浆的指尖忽然停住 ：
“最后那道大题， 其实我会解的。” 潮湿的泥土里，
新生的蚯蚓正在笨拙地打洞。

昨日午后， 快递员送来印着外文字母的包裹。
她拆开时眼睛亮如仲夏夜的萤火———是心心念念
的绝版漫画。 我看着她将书脊贴着墙面反复比对，
最终在书架第三层腾出珍贵的空档 。 直到除夕大
扫除， 我才发现那套书被仔细包着牛皮纸 ， 藏在
衣柜顶端的收纳箱里 。 就像当年母亲把我收藏的
武侠小说压在米缸底层， 而此刻我轻轻合上箱盖，
听见楼下传来她与同学视频时的清脆笑声。

昨夜经过书房 ， 暖黄灯光里浮动着细小的尘
埃。 她正伏案剪辑旅行 vlog， 平板屏幕上闪过我们
去年在敦煌拍的合照， 那枚铜锁此刻正压着老相机
导出的照片。 我端着温牛奶驻足良久， 最终将玻璃
杯轻轻搁在五斗柜上。 窗外的牵牛花藤早已越过疏
朗的竹架， 在夜风里结出淡紫色的花苞， 恰似那些
尚未发布的视频里， 正在悄然生长的远方记忆。

今早推开女儿房门 ， 发现那把铜锁已不在日
记本上。 素色封皮摊开着， 露出夹在扉页的便签：
“妈妈， 周末能陪我去挑新琴弦吗 ？” 晨光漫过窗
台的绿萝， 在字迹上投下摇曳的影 。 原来那些刻
意留白的间距， 终会化作蝴蝶降落时的凭依。

麦 黄 时 节
惠军明

蝉声撞破窗纸那日，檐下的镰刀开始
发烫。

天还青灰着， 母亲已往腰间别上弯
镰。刀刃裹着粗麻布，像条沉睡的银蛇。灶
膛里煨着隔夜的绿豆汤，瓦罐外凝着细密
的水珠， 坠下来便成了黎明前最后的星
子。

麦田在村西头铺到天边，风吹过时整
片原野都在簌簌发抖。父亲佝偻的脊背切
开麦浪，草帽尖儿忽隐忽现，恍若漂在金
色海洋里的乌篷船。我学着他的样子弓腰
挥镰， 麦茬在晨光中溅起细碎的金粉，沾
在睫毛上成了滚烫的霜。

日头爬上老槐树梢时，裤管已缀满苍
耳。汗水顺着脊椎沟壑蜿蜒成溪，浸透的粗
布衫紧贴后背，像糊了层滚烫的膏药。母亲
挎着竹篮从田埂走来， 薄荷水的清凉混着
新麦焦香，在热浪里劈开道清凉的裂缝。弟
弟趴在麦垛阴凉里，正用麦秆编蚱蜢，草帽
歪斜着露出半张红扑扑的脸。

正午的日头最毒。 麦芒穿透衣衫，在
皮肉里种下星星点点的刺痒。父亲教我辨
认麦穗：“鼓得像怀胎八月的，准是东风二
号。 ”他的拇指搓开麦壳，青籽迸着浆，空
气里浮起潮湿的甜。远处老田头突然直起
腰，甩着汗巾唱起梆子戏，惊飞了藏在麦
浪里的云雀。

暮色漫上来时，整个村庄都在麦香里
漂浮。 男人们蹲在打谷场磨镰，青石与铁
器相撞溅起的火星，落进渐浓的夜色就成
了早出的萤火。 女人们抱着成捆麦秸穿
梭，发梢沾着金黄的碎芒，走动时像顶着
流动的皇冠。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躺在麦堆
上，看晚霞把云絮染成烧红的铁，又渐渐
淬成鸽羽的灰。

守夜那晚，银河垂得很低。 我和堂叔
睡在麦场中央的凉席上，露水把粗布被单
染成深灰色。 月光给麦垛勾了银边，恍惚
看见白昼割倒的麦子都活了，在风里跳着
影影绰绰的舞。 蛐蛐儿在草叶间拉弦，田
鼠偷麦穗的悉索声时远时近。 堂叔突然指
着东南方：“瞧见麦穗星没？ 杓柄上三颗新
亮的。 ”我数着那些陌生的光点，不知不觉
坠入了掺着秸秆清甜的梦。

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打谷场已响起连
枷的噼啪声。 新麦粒在竹匾里翻滚，撞出
细碎的金铃音。 母亲把陈年苇席铺在当
院，麦粒摊成不规则的圆，像是给太阳献
祭的图腾。

暴雨将至的黄昏，西北天际堆起乌青
的云山，雷声在云层深处闷闷地滚动。 全
村老少抱着苇席草帘往麦场狂奔，惊起的
麻雀黑压压掠过屋檐。 雨点砸下来时，麦
垛已苫上层层蓑衣。 我们挤在门洞里，看
银亮的雨箭射入焦渴的土地，蒸腾起带着
土腥的白烟。

麦收最后那夜，母亲往我们枕边塞了
只盐水泡的甜瓜。 月光从窗棂漏进来，照
着瓜蒂新鲜的掐痕，泛着翡翠般的光。 窗
根下蟋蟀仍在吟唱，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古
老韵脚，像在给这个汗浸盐渍的夏天押上
最后的注脚。

如今超市里的精装麦片透着凉气，再
不见草叶间滚落的露珠。 联合收割机轰隆
碾过农田时，我总想起那些弓腰割麦的晌
午———汗水坠在麦穗上摔成八瓣，风裹着
热浪在耳畔呜咽，父亲脊背的盐霜在阳光
下明明灭灭。 右手虎口那道浅疤又开始发
痒，像有麦芒穿越二十年光阴，正轻轻搔
着岁月的纹路。

麦浪深处是故乡
扆来格

每当暖风裹挟着麦香掠过鼻尖， 记
忆的闸门便悄然打开， 将我带回那个充
满汗水与欢笑的故乡麦田。 作为一名有
着 28 年军龄的军人， 我走过无数山川，
看过万千风景 ， 可最让我魂牵梦绕的 ，
始终是儿时故乡的麦收时节。

小时候， 每当布谷鸟开始欢快地啼
叫 ， 学校便会放一周的 “麦假 ”。 那时
候， 整个村庄都沉浸在麦收的紧张与忙
碌之中。 天刚蒙蒙亮， 大人们就扛着镰
刀， 踏着晨露走向麦田， 孩子们也跟在
后面， 叽叽喳喳， 像一群欢快的小鸟。

站在田埂上，一眼望去，金黄的麦穗
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仿佛一片金色的海
洋。那饱满的麦粒，沉甸甸地压弯了麦秆，
散发着诱人的麦香。 太阳渐渐升起，火辣
辣地烤着大地，可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劳
作的热情。 大人们弓着腰， 挥舞着镰刀，
“唰唰”的割麦声此起彼伏，不一会儿，身
后就留下了一排排整齐的麦垛。

我也学着大人的样子 ， 拿起镰刀 ，
小心翼翼地割起麦子来。 可这看似简单
的活儿， 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锋利的镰
刀稍不留神就会割到手， 尖尖的麦芒扎
得脖子和手臂又疼又痒 。 没割一会儿 ，
我就满头大汗， 腰酸背痛。 可看着父母
在烈日下辛苦劳作的身影， 我又咬咬牙，
坚持了下去。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 在麦收时节
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他总是第一个来到
麦田， 最后一个离开。 长时间的弯腰劳
作 ， 让他的腰病越来越严重 。 有时候 ，
他直起腰来， 用拳头不停地捶打着后腰，
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可即便如此， 他
也不肯去医院检查， 总是说： “这点小
毛病， 不碍事， 等麦收完再说。” 在他心
里， 麦子就是全家人一年的希望， 只有
把麦子顺利收回家， 才能安心。

麦子从地里收回来 ， 只是第一步 。
接下来， 还要用小平车拉到打麦场。 打
麦场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家家户户都
在这里分到了一小块场地。 人们把麦子
堆成小山一样的麦垛， 等待着公用的脱
粒机来脱粒。 那时候， 脱粒机只有一台，
全村人都要排队使用 。 不管轮到谁家 ，
哪怕是深更半夜， 也要赶紧接手。 因为
大家都知道， 麦收时节， 天气变化无常，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就可能让一年的
辛苦付诸东流。

记得有一年， 轮到我们家脱粒的时
候，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狂风大作。 不
一会儿， 豆大的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了
下来。 父亲大喊一声： “快， 抢收！” 全
家人立刻行动起来， 在雨中拼命地将麦
子往脱粒机里送。 雨水和汗水交织在一
起， 模糊了我的双眼， 但我顾不上擦拭，
只是不停地干活。 可雨越下越大， 打麦
场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汪洋， 麦子随着雨
水四处流淌。 看着辛辛苦苦收获的麦子
被雨水冲走， 我急得大哭起来。 就在我
们绝望的时候 ， 乡亲们纷纷赶来帮忙 。
他们有的拿着铁锹， 有的拿着扫帚， 和
我们一起在雨中抢救麦子。 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 我们终于从水里捞出了一些
小麦。 虽然损失惨重， 但那一刻， 我感
受到了乡亲们之间浓浓的情谊， 也明白
了什么叫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麦子不但怕水， 也怕火。 还有一年，

几个调皮的小孩在麦场玩耍， 不小心点
着了火。 火势借着风势， 迅速蔓延开来，
转眼间， 刚刚从地里拉回来的麦子就被
熊熊大火吞噬。 看着那冲天的火光， 人
们的心都揪了起来。 大家纷纷拿起水桶，
从井里打水救火。 但火势太猛， 很快就
将整片麦垛烧成了灰烬。 受灾的户主蹲
在地上， 失声痛哭。 那哭声里， 饱含着
一年的辛苦和绝望。 然而， 善良的乡亲
们没有袖手旁观， 你一袋我一袋， 把自
家的麦子送给受灾的户主， 帮助他们渡
过难关。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这些
麦子承载着乡亲们的温暖与关爱， 让我
懂得了什么是人间真情。

高中毕业后， 我怀着对军旅生活的
向往 ， 报名参了军 。 离开故乡的那天 ，
麦田里的麦子刚刚抽穗， 嫩绿的麦苗在
风中轻轻摇曳， 仿佛在向我告别。 从此，
我告别了那片熟悉的麦田， 踏上了保家
卫国的征程。

入伍第三年， 在麦香飘荡的日子里，
我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 “麦收” ———考
上了军校。 当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
刻， 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 这一纸通
知书， 就像那沉甸甸的麦穗， 是我多年
努力的结晶。 我知道， 这是我军旅生涯
新的起点， 也让我更加懂得了坚持和奋
斗的意义。

这些年， 故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 曾经热闹的打麦场早已消失不见 ，
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收割机。 每当麦
收时节， 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 轰
鸣声中， 金黄的麦子就被自动装进了袋
子里， 直接送到了家门口。 父亲再也不
用弯腰割麦 ， 不用在烈日下辛苦劳作 ，
可他却没能享受到这美好的生活。 因脑
溢血， 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如今， 每当我回到故乡， 站在麦田
边， 看着那一片片金黄的麦浪，仿佛又看
到了父亲挥镰割麦的身影。 他那被太阳晒
得黝黑的脸庞，他那弯曲的脊背，他那布
满老茧的双手，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
里。 昨晚，我又一次梦到了父亲。 在梦里，
他站在麦地里，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他说：“今年收成好，大馒头管够，不用吃
发霉的麦子面了。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再陪父亲
在麦田里劳作一次 ，听他讲讲过去的故
事， 感受那浓浓的父爱。

麦收时节， 是收获的季节， 也是思
念的季节。 那一片片金黄的麦浪， 承载
着我儿时的回忆 ， 承载着父母的艰辛 ，
承载着乡亲们的情谊。 虽然我已经离开
故乡多年， 虽然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我， 但故乡的麦田， 永远是我心灵的归
宿， 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无论我走到
哪里， 无论我身在何方， 那麦浪深处的
故乡， 那麦香里的亲情， 都将永远陪伴
着我， 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在这岁月的长河中， 故乡的麦田见
证了时代的变迁， 也见证了一个家庭的
悲欢离合 。 它让我懂得了生活的艰辛 ，
懂得了亲情的珍贵， 懂得了人与人之间
的温暖与善良。 而我， 也将带着这份来
自麦浪深处的记忆和力量， 在人生的道
路上继续前行， 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
战， 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 不会
忘记那片给予我生命和力量的土地。

重返九龙岗 陆士德 摄

小火慢炖 岁月生香
郑显发

厨房里， 炉火轻吐着微弱而稳定的火舌， 砂
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小泡。 那是我最爱的猪脚与
黄豆， 正在小火慢炖。 猪脚的醇厚与黄豆的清香，
在这漫长的时光里慢慢交融， 每一秒都像是在为
最终的美味铺路。 看着它们， 我不禁想起， 人生
不也该如此吗？ 小火慢炖， 方能成就一番滋味。

小时候， 我总是性急。 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学
钢琴， 没多久就能弹出美妙的曲子， 我也吵着要
学。 可刚学没几天， 就因为手指酸疼、 曲子难记
而打退堂鼓。 那时的我， 就像一把大火， 急着把
柴烧完， 却忘了火候的把握。 后来， 父亲带我去
看他小时候种的树。 那是一棵老杏树， 树干粗壮，
枝叶繁茂。 父亲说， 这树是他小时候种下的， 几
十年来， 它不急不缓地生长， 每年春天都会长出
新的枝丫， 开出繁花 ， 结出果实 。 我看着那树 ，
突然明白了： 人生， 不能像急火快攻， 而要像小
火慢炖， 慢慢来， 才会有收获。

长大后， 我开始尝试小火慢炖的生活。 记得
有一次， 我接手了一个复杂的项目， 任务重， 时
间紧。 起初， 我手忙脚乱， 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
用。 可越是着急， 越是出错。 后来， 我静下心来，
把任务分解成一个个小步骤， 每天只专注于完成
其中的一部分。 就像炖汤一样， 把食材一一放入
锅中， 然后耐心等待。 我每天早起梳理工作计划，
晚上复盘当天的成果， 慢慢地， 项目的进度条一
点点拉长。 那段时间 ， 我常常在深夜的灯光下 ，
对着电脑屏幕沉思 ， 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声音 ，
就像炖锅里咕嘟咕嘟的水声， 虽不急促， 却从未

停歇。 最终， 项目成功完成， 我也收获了成长。
小火慢炖， 是一种耐心的等待。 就像沙骨与

莲藕在锅中慢慢熬煮 ， 它们的精华一点点释放 ，
需要时间去沉淀。 人生也是如此， 那些急于求成
的人， 往往会在半路迷失方向。 而愿意沉下心来，
一点一滴积累的人， 才能走得更远。 记得有一次，
我去拜访一位老手艺人， 他正在制作一件精美的
木雕。 只见他拿着刻刀， 在木头上轻轻雕琢， 每
一个细节都处理得小心翼翼。 他告诉我， 做木雕
不能急， 要一点一点地雕， 错了就很难改。 我看
着他专注的神情， 好像看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模
样。 我们都在用小火慢炖的方式， 雕琢着自己的
人生， 让每一个细节都充满温度。

小火慢炖， 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在厨房
里， 我常常会因为炖汤而感到幸福。 看着食材在
锅里慢慢变化， 闻着那越来越浓郁的香气， 心中
充满了期待。 人生也是如此， 当我们用心去对待
每一个阶段， 用爱去填充每一天， 生活就会变得
丰富多彩。 我喜欢在周末的早晨， 去菜市场挑选
新鲜的食材， 然后回家慢慢烹饪。 那是一种享受，
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就像炖汤需要用心挑选食材
一样， 人生也需要我们用心去选择每一段旅程 ，
用爱去经营每一段关系。

小火慢炖， 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态度， 更是
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不必
急于求成， 而是要像炖汤一样， 慢慢来。 让时间
去沉淀， 让经历去积累， 最终， 我们的人生也会
像那炖好的汤一样， 醇厚而香浓。

童 趣 如 烟
孙丽丽

自小爱读袁枚的 《所见 》 诗 ：
“牧童骑黄牛， 歌声振林樾。 意欲捕鸣
蝉， 忽然闭口立。” 安静如水的午后，
一个小女孩赤着脚丫， 轻轻走在如荫
的老柳树下， 屏神静气， 踮起脚尖儿，
用手悄悄捂知了……那是童年的我。

童年的记忆里没有 “孤独 ” 二
字。 那时我们跳皮筋、 丢沙包、 捉迷
藏、 跳房子、 抓石子、 踢毽子、 打陀
螺、 滚圈圈， 挖芦草根， 捋榆钱， 摘
桑葚， 弹玻璃球， 用高粱秆做鸟笼 ，
摔泥巴搓泥球儿， 用扫帚捂蜻蜓， 用
树杈做弹弓， 用铁丝圈缠蜘蛛网去粘
蝉， 拧柳笛儿， 编草帽， 捉蚂蚱， 去
邻村看露天电影……

童年， 在记忆里寻回， 也是一种
快乐！

那年月 ， 女孩子玩的游戏花样
多。 如早已绝迹的玩 “骨头子 ”， 手
心手背上翻来翻去再猛一抓 ， 真是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手技高的女
孩子， 玲珑小手一下可抓满五个骨头
子呢。

丢沙包很有意思。 沙包我多用姐
姐裁剪衣服剩下的漂亮布头， 找到母
亲的针线笸箩， 亲自用手缝。 先裁剪
成六块大小一样的正方形， 缝成正立
方体， 留一小口， 里面装上玉米或沙
子， 沙包就完工了， 我们几个小女孩
常常玩得热火朝天。

一根细细的皮筋， 我们却能玩出
百般花样。 皮筋的跳法有多种， 跳单
根的， 两个女孩拉着皮筋， 另一个女
孩跳； 跳双根的， 一根长皮筋接成一

个圆圈， 两个女孩站两边， 用小腿把
皮筋拉成平行线， 有女孩在两根皮筋
间蹦来跳去 ， 脚法有条不紊 ， 踩 、
勾、 挑、 绕、 转身等， 像一套完美的
舞曲， 一个个活泼灵巧的身影与蓝天
白云阳光融合在一起。

跳房子， 就是在地上画出一个个
方格子， 一个瓦片就是游戏的道具 ，
单脚踢瓦片至格子内不压线， 一圈顺
利踢完， 就可以升级了。 那时我穿的
是母亲做的布鞋， 右鞋前头常常先磨
破一个洞， 那是踢瓦片的功劳。 母亲
也不生气， 只让我寻一种叫 “吊死鬼”
（学名： 布袋虫） 的昆虫。 布袋虫纺织
的茧壳结实耐磨， 母亲把茧壳剪开巧
妙地补在鞋洞上。 我则把黑黑肉肉的
布袋虫扔进鸭圈里， 鸭子们呱呱地叫

着跑上来啄食， 那时真是： “东风放
牧出长坡， 谁识阿童乐趣多。”

捉迷藏更有意思了。 村庄附近就
是果园， 我们一溜烟爬到浓密的苹果
树上 ， 先是屏住气呆在树杈上 ， 累
了， 就在月光下摘个苹果吃， 静夜里
能听到露水的滴答声。 有时藏在麦垛
里， 由于隐蔽性强， 小伙伴不好找 ，
常常在麦秸的清香里睡着了……

儿时的童趣犹如含在嘴里的橄
榄， 嚼几下回味无穷。 那些童年的游
戏， 如暮色下袅袅炊烟一样， 渐行渐
远， 只化作记忆里黑白的意象。 童年
之美在于它的无忧无虑 ， 简单而透
明， 依照真性情而生活。 童年是一条
小溪， 那嬉戏的水花， 永远开在生命
的深处。


